
傅希如：
不止于传统里的那个好
文／本刊记者秦岭

能文能武，能拉能唱，这是

戏迷们对傅希如的评价。如果再

要加上一句，那就是“明明可以

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实力说

话”。颜好、艺好、人好，在很

多人眼中，傅希如是京剧舞台上

标准的“三好学生”。而就在过

去不久的那个2016年，傅希如凭

借在京剧《子胥逃国》里的出色

演绎，终于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主角奖的金色奖杯揽入

怀中。此时的他，36岁，用现

下流行的形容，“轻熟”，正是

既沉淀了气质又焕发着活力的年

纪。

事实上，这已是傅希如第三

次登上“白玉兰”的颁奖舞台。

往前推11年，20岁刚出头的傅希

如以新编京剧《王子复仇记》

傅希如

国家一级演员．上海京剧院

优秀武生，老生演员。先后得到
倪海天、李浩天、张文涓、张少

楼、关松安、耿其昌、曲咏春、

王平、奚中路、王云樵、粱斌、

童强等名师的传授和指点。曾荣

获首届中国戏曲演唱大赛红梅

奖、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

视大赛获武生组优秀表演奖、第

六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老生组金奖．第十六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等

重要艺术奖项。并入选上海市宣

传部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2016
年凭借在京剧《子胥逃国》申的

出色表现荣获第二十六届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中的亮眼表现夺得了“新人主角

奖”，4年前的2013年，他又因

《野猪林》中的林冲一角获得主

角提名奖。而他的此番获奖，也

成就了上海艺坛新一代的“白玉

兰之家”——就在傅希如获奖的

前一年，他的妻子、著名的京剧

张派青衣赵群凭借京剧《青春

路》中的上佳表现，获得了第25

届白玉兰主角奖。

同样是2016年，傅希如完成

了以“京生如是——上海市宣

传部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上海京

剧院2016傅希如系列专场演出”

为题的四个专场，先后贴演《大

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洪羊

洞》《挑华车》《杨家将》和

《响马传》，论行当有长靠武

生，有王帽老生，也有箭衣文武

老生，论流派传承，则既有纯粹

的余派，也有源自余派的李(少

春)派。尤其是作为收官演出的

《响马传》，其中的《秦琼观

阵》正是他当年一举夺得青京赛

老生组榜首的得意之作。此番重

演，颇有几分“交卷”的意味。

而观众们回报给傅希如的，也毫

不意外的，是最卖力的掌声和最

热烈的赞扬。

一面是立足于传统老戏，一

面又积极参加新编剧目的创作，

全本《琼林宴》《沉船之夜》

《春秋二胥》《浴火黎明》⋯⋯

这些年傅希如的京剧创作之路走

得风生水起。用他自己的话说，

“传承与创新，前者非一成不

变，后者亦非无根之木。继承经

典，亦博采众长。取其魂，留其

韵，简约写意中融入时代审美，

这是我的传统新主张”。

2017年的傅希如依然忙碌，

各种演出计划排得满满当当。

“我真的痛感自己最缺的就是时

间，而自己又有太多想法想要去

实现。”说这话的他穿着时尚帅

气的黑色冬装夹克，梳着近年来

青年戏曲演员问颇为流行的莫西

干小背头，说话的时候手指习惯

性地敲击桌面，眼神明亮且诚

恳。那时我们正面对面地坐在上

海戏曲学校“白宫”一楼的休息

室里，傅希如约了童强老师一会

儿给他说戏，晚上京剧院还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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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许是出于同为“苦逼八。

后”的心有戚戚，我们的采访虽

然是见缝插针地打了一个“时间

差”，但究竟进行得颇为愉陕。

他对我说，京剧艺术的明

天，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这其实

正是他最喜欢的话题，要不是时

间有限，甚至可以一直这样聊下

去。他也提到了王骊瑜最近的几

个大动作，包括在喜马拉雅做主

播，与综艺进行合作，这些也都

是他“一直想要做，也觉得非常

佩服的事情”。但关键也就在时

间。“光继承这块你想要做好时

间就已经很紧了，而创新也是一

门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决不能随

便搞搞的功课。总之努力吧。”

傅希如说着微微地点了下头。

“人生第一次选择，无论多

苦多累，谁也不能怪”
虽然骨子里流着山东人的血

液，但傅希如却觉得自己是上海

“土生土长”的小孩——“土生

土长”讲的自然是艺术，这倒也

算不上是客套的虚言，如果当年

没有进入上海戏曲学校演员班，

今天的傅希如也许走的就是另外

一条道路，面对的也是另外一番

风景。

傅希如的父亲是山东昌乐京

剧团的专业琴师，在当地很有些

名气。或许是因为耳濡目染，或

许是因为艺随血缘，傅希如熟悉

并喜欢上了父亲的“玩意儿”。

我看过一张傅希如童年时代的照

片。一手持弓，一手握弦，端正

好姿势坐在家门口的条凳上，神

采飞扬。范儿十足。而他也确实

担得起“京胡神童”的美誉。从

父亲的开蒙，到头角崭露，傅希

如仅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在山

东省电视台的一次春节晚会上，

傅希如和京剧名家方荣翔先生的

孙子方凯同台，一个京胡伴奏，

一个反串青衣，天衣无缝的配合

赢得满堂喝彩；同年，他又被济

南市文化局请去济南艺术学校当

琴师，课余时间作为专业琴师登

台表演，那一年，傅希如年仅八

岁。过人的天赋和父亲的传授有

方，自然是他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成功向来没有捷径可走，一盒

火柴是他的习琴必备，拉一遍拿

出一根，五十根一出一进便是

一百遍， “京胡神童”的背后其

实只是比别人更多的付出。

1991年，傅希如不负众望，在

全国的京胡业余比赛中获得少年

组第一名，也因此被孙毓敏老师

慧眼识珠，获得免试免学费去北

京戏校深造的机会；同时，他还

考上了山东戏校的京胡专业，并

以复试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上海戏

曲学院的演员专业录取。站在人

生的三岔路口，不到十二岁的傅

希如面临着人生第一次的重要抉

择。

“演员和琴师之间的选择，

其实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周全。父

母呢两个都爱，就把这个选择权

给了我。我拉琴的时候，唱也一

直在学，所以就选了演员。好玩

嘛，因为觉得演员很帅。”傅希

如哈哈一笑， “这是我人生的第

一次选择，所以无论多苦多累，

谁都不能怪。”

他在学校求学的那个90年

代，正是中国传统戏曲整体性衰

落的十年=不过迷茫、彷徨、担

心、犹疑，这些都是长大以后才

会有的思虑。对于自己所要从事

的这个专业今后会是怎样一番前

景，好学生傅希如并没有怎样细

想过，他所能考虑的只是自己怎

样才能在戏校这个集体中拔得头

筹，争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辜负老师和校长的希望。

每个戏曲演员在成角儿的道

路上都有自己的艰辛。不过在傅

希如这里，恐怕说得上是“惊心

动魄”。他说自己实在算不上是

一个好运气的人。进入戏校后，

他和王佩瑜、戎兆祺等一同被分

在著名余派老师王思及先生组

里，跟先生学《搜孤救孤》《法

场换子》等剧目。大概是多年的

京胡底蕴和扎实的乐理基础，让

他在学习京剧的板眼调式、把握

唱腔韵昧、以及处理细微之处都

颇有灵气。然而就在即将登台汇

“1■■●■∽一一
《人保圈·探皇陵·二进宫》博希如饰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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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演出的时候，倒仓之坎不期而

遇。

唱不了戏的傅希如一边跟着

著名余派研究者邱正坚老师学习

发声练气，一边积累知识和余派

唱腔，同时，加大了武戏基本功

的训练。“既然动不了口，就动

动手嘛”。傅希如是那种既然决

定了要做就会拼上狠劲的人，练

了两年武生，原本在班里腰腿算

不上好的傅希如，竟然一举成为

了个中的翘楚。时任上海戏校校

长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梦云爱惜

他的才华，特意请来号称苏州

“八骏”之一的著名武生演员王

云樵，请他专门指导傅希如学演

《一箭仇》。戏校上到三年级，

戏校又请来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曲

咏春来给他们指导经典武戏《雁

荡山》，一众武生戏，傅希如饰

演的孟海公是武生中的_--E角。

如果故事照此进行下去，也

许今天我们将看到的会是一个大

武生的傅希如，然而命运却在此

时和傅希如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一次练功中脊柱的意外受伤，让

他的舞台梦瞬间破灭，甚至能否

再次站起都成了未知数。

“练得太狠了，腰椎间盘突

出，当时是0．7毫米，再压迫多一

点，弄不好就瘫痪了。医生也觉

得不可思议，才16岁的孩子怎么

就椎间盘突出。”说这话的傅希

如一脸云淡风轻。

看遍名医，尝尽偏方，试完

所有可能之后，脚触地那一瞬间

的钻心之痛霎时冰冻了所有的希

望。无法想象沉入谷底的傅希如

当时的状态。只知道王梦云校长

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不要练武

了，往二路老生、文武老生的路

去，在团里有你的一席之地。王

校长的考量非常实际，傅希如听

了，却也到底没有全听，他终究

没有放弃对武戏的追求。在积累

了一批诸如《天霸拜山》《投军

别窑》《夜探浮山》《林冲夜

奔》《斩经堂》等不是特别激烈

的武戏文唱的剧目同时，他还暗

暗通过练习腰背部的肌肉来改善

神经压迫的程度，以自己的方式

与身体的病痛相抗衡。正是这份

坚韧与坚持，使得他最终竟然回

到了武戏的舞台，像《挑华车》

《～箭仇》《战马超》《长坂

坡》等大武戏也渐渐的成为了他

的常演剧目。

而这一切，傅希如究竟都以

“匹夫之勇”四个字一笔带过

了，就像如今戏迷推崇他“文武

双全，能拉能唱”，写到纸面上

也不过就是八个方块字。

“我自认为和其他演员有点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从来

不说不”
戏校毕业，傅希如进入了上

海京剧团。要说迷茫，那时候的

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迷茫。工资

六七百块钱，在团里只能跑跑龙

套，“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

感觉一切看起来都不那么有希

望”。从来坚韧的他，甚至一度

有了别他的念头，他曾一个人偷

偷跑出去卖保险，当然一份也没

有卖出去；他还偷偷做过演出经

纪人，但因为证照不全，也几乎

颗粒无收。孙重亮院长找来傅希

如，严肃而诚恳地谈过一次话。

院长的话题中心很明确，如果你

还钟爱京剧艺术，那就要定下心

来，踏踏实实继续千，院里会给

你提供平台，否则的话不如尽早

放弃。傅希如自然难以割断对于

京剧艺术的热爱。他稍加考虑，

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

望自己能在京剧表演舞台上有所

建树，有所成就。

这大概算得上是他人生中的

第二次抉择。从那次谈话开始，

上海京剧院加大了对傅希如的培

养力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

他也到底不负所望，表演开始趋

于成熟，舞台经验也愈见丰富。

让他真正“立”到观众眼前

的，应该就是2005年那出为他赢

得白玉兰新人主角奖的新编京剧

《王子复仇记》。这部戏原本是

上海京剧院应丹麦文化部门的演

出邀请而排演的，由青年编剧冯

刚撰写剧本，傅希如担纲主演王

子子丹，并聘请著名导演石玉昆

执导。

“当时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这

部戏可以一演这么多年。因为是

赴海外参加戏剧节演出，当时有

个定位，就是坚持使用纯正的京

剧舞台语汇来努力体现莎士比亚

戏剧的魂魄和精神。这是我第一

次捏新戏，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好

的导演。石玉昆导演本来就是武

生，所以他能想很多办法，特别

适合我。可说他是手把手地教会

我完成了一出新戏的创编。”

说到新编戏的话题，傅希如

开始滔滔不绝。“我自认为和其

他演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从来不说不。创排新戏， ‘这

个不行’是很多演员包括成熟演

员在内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但在

我看来，导演的思维和演员的思

维是不一样的。我们演员总是传

统戏的思维，老师是这样教的，

卜海采风上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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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山膀必须这么拉，我这

个台步要这么走，我有我的一定

之规。但是导演不是这样的，导

演的想法恰恰是要跟传统戏有所

不同，他要破。”

《王子复仇记》中有一段

戏，石玉昆让傅希如躺倒在舞台

上。“从传统戏的角度这肯定不

能被接受的，因为这个不美，但

是在这个剧中，它也确实有它的

意义和冲击力，这就是导演舞台

调度的感觉。但这不是传统戏的

舞台调度，有很多演员在排戏过

程中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抵抗。而

我的想法是，你从来不试，到底

行还是不行又怎么能知道呢。导

演说什么，我总归努力先试，想

尽办法把它弄顺了，绝对不会从

一开始就说不行。其实有时候导

演看了也会说这个是不太好，我

们换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

的互动。”傅希如肯定地说，

“如果说之前都是亦步亦趋地在

学习老师，那么可以说，《王子

复仇记》让我知道了怎么去‘表

演’。”

来自观众的鲜花和掌声给了

傅希如很多信心，他把这一切归

功于上海京剧院对新人的信任和

培养，归功于良师益友的栽培和

鼓励。他信奉的依然是“工夫”

二字。从2001年进团，傅希如坚

持每天调嗓，从未间断，从唱

半小时就累，到可以连续唱完

二十九段余叔岩十八张半的唱

段，而张文涓、关松安、李浩

天、王涌石、童强等老师的指导

更是让他进步飞速。2008年，

一出《秦琼观阵》让他在第六届

CCTV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青京赛)中脱颖而出，夺得老

生组金奖榜首；随后被录取到第

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

生班(青研班)学习深造。三年

多的理论学习和演出实践，《四

郎探母》《龙凤阁》《野猪林》

《鼎盛春秋》《红鬃烈马》《击

鼓骂曹》《杨家将》《打金砖》

等一大批经典剧目的排演，使他

的艺术感悟突飞猛进，舞台表演

和人物塑造愈加成熟，对京剧的

传承和创新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此次获得白玉兰奖主角奖的

作品《子胥逃国》用的是刘曾复

先生说戏的版本，剧目将《长亭

会》《文昭关》《浣纱记》《鱼

藏剑》四个折子戏熔于一炉，在

唱腔唱法上与广为流行的杨派颇

为不同。京剧评论家翁思再因

此盛赞傅希如“有眼光有评判

力”，因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拿

到过刘曾复说戏录音的京剧演

员，却是最终真正视其为宝库，

锐意发掘的那个，他对于戏曲艺

术始终保有着一分“好奇”与

“精钻”，这在青年演员身上也

颇为难得。

以传统为库藏，敬畏传统而

不囿于传统，这是傅希如的创作

观。他说，创新既可以是创编一

出新戏，利用绚烂的舞美、华丽

的服饰、火爆的表演，带给观众

视听震撼，或者深刻的思考，也

可以是在经典传统戏中更多地汲

取前辈的营养，保留简约写意的

传统韵味，融入现代审美，更

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定位和情感基

调，让观众获得更多的共鸣和享

受，感受老戏的魅力。《子胥逃

国》他选择了后者，最终打动了

当代的观众，也打动了白玉兰评

委会。

记者：传统和创新的话题大概是

戏曲永恒的话题。现实地说，像

您这样的八零后京剧人。面对的

市场和文化环境。乃至艺术创作

的观念和看法，都和老师辈会有

所不同吧。继承传统是谁也不会

对此持有异议的，谁也不会否认

其中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

面对现代的市场现代的观众．传

统戏曲如何自处也是相当严峻的

问题。我听说您在这方面有过相

当的思考?

傅希如：传统与创新，其实这是

我最爱探讨的一个问题。作为一

个演员，我觉得始终都应该把一

个剧种的走向与发展作为自己关

注和思考的对象。可喜的是。

上海在这个方面一直是走在前面

的。我们涌现出很多的人才。从

最开始的张军，还有王习ii【瑜、严

庆谷，也包括我吧，大家都在探

索。张军是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

崇敬的一个演员。他有非常巨大

的能量，他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

种拼劲，习ii【瑜也在这方面做了很

多的工作。其实他们只要躺在传

统上，就能得到不错的回报，而

创新是有风险的，但他们依然在

努力，这里其实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那么在戏曲创新的问题

上。您跟他们在想法上有什么不

同吗?

傅希如：大的方向上没有什么不

同。小的细节上肯定大家各有备

的想法。我这个人比较爱琢磨，

脑子里奇思妙想挺多的，因为现

在生活中的很多热点会想到一些

跟京剧搭界的事情。市面上热播

的电视剧，我都会去了解一下，

或许就能够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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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都提出过是不是能试着把

当时大热的《琅琊榜》改编成京

剧，当然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要拍续集所以作者剧

本版权暂时不卖，另外也有老师

表示，改编自电视剧，从京剧的

角度总觉得“俗”了点。

记者：这可能会是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

傅希如：但其实我跟很多人讲过

这个想法，更多人的反馈恰恰是

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因为这

个故事的底子是很正统的也很适

合京剧老生来表现，就看怎么

做。其实我想做的是一个探讨。

我有个化妆师，是9S后，我就

问过她，从你们年轻人的角度，

坐在剧场里面，最不能忍受京剧

的是什么。我就想得到提示，是

剧情太拖沓，还是唱念节奏太

慢，还是拿腔拿调的韵白不习

惯?包括服装，你是喜欢看京剧

的服装呢还是影视剧的那种复古

的服装?她当然也说了一点，但

毕竟她其实也是圈内人。我一直

在设想的是，如果我排演这样一

个剧，服装和化妆都像影视剧里

面一样，帅到你流鼻血美到你冒

泡，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加入京剧

的唱段的部分，也就是说，用音

乐剧的做法，我演一台话剧给你

看，但里面有京剧的元素，完全

话剧加唱，你接不接受?你认为

会不会有很多人来看?我其实想

问这样一个问题。

记者：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不

太好回答(笑)。

傅希如：然而就有年轻观众跟我

说我们爱看，既有现代的视觉享

受的部分，同时也保留京剧艺术

中最核心的东西(笑)。其实我

一直觉得京剧要打碎重组，不能

和盘托出。京剧是好东西，但是

你要先给别人一个台阶，一个进

入的“点”。《四郎探母》当然

很经典，但你就这样硬推给现在

的年轻人，让他们接受让他们喜

欢，我觉得恐怕也很难。然而，

如果你把京剧的某一样细节拿出

来，端详给他们看，他们又都会

觉得很惊艳。所以关键是怎么拿

给他们看。

记者：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越剧

《甄娠传》出来。新老观众的反

应都非常好。但是如果换成昆剧

《甄煨传》会怎样呢?恐怕就有

些难说了。我觉得这里其实是否

还有一个剧种的问题?

傅希如：京剧身上的传统包袱比

地方戏曲要重，这确实是一个问

题。这些事情我其实一直都在

想，可从来也没有真正去做过，

因为总觉得自己在传统上继承

得还不够，觉得等我继承得再好

一点是不是会做得更有底气一

点?而且这种尝试本身就意味

着风险。但是毕竟韶华易逝啊

(笑)，人年纪越上去越容易保

守，再不出击可能就真的晚了。

我是觉得京剧需要去尝试，哪怕

试错了。我认为以前我们做的那

些事情，大多是换汤不换药，新

瓶装老酒，艺术本质没有变，换

瓶子而已，宣传、包装备种各

样。但是为什么普及了那么多

年，却没有太大的成效呢?这些

年我一直在做京剧的普及，虽然

我们也已经使尽浑身解数，说得

也挺好玩的，ppt也做得挺时尚

的，但是年轻人总还觉得戏曲这

东西有点“土”。我想原因恐怕

还在于本体，是本体不具备流行

的元素了。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演

剧形式上能够做怎样一些改变。

当然前面说的音乐剧是尝试的一

种。包括张军做的园林版《牡丹

亭》，也是从观演关系的角度做

了新的处理。这些都是方向。不

过我也同意，这些恐怕都不会是

“常态”，只是“尝试”而已。

新的常态是什么，我还没有找到

答案，还是要在不断的尝试中间

去摸索。我不怕“错”。

《响马传》，傅希如饰演秦弼

海采风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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